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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近 20 万字的作品。

之所以研究张之万，是因为我是他

的曾孙。我没有继承过张之万的物质遗

产，只有潜移默化的精神遗产，包括张

氏家训：“教子孙两条正路惟耕惟读，

遵先代三尺遗言克勤克俭。”我终生身

体力行。中国历史上兄弟二人同朝入阁

拜相的只有张之万、张之洞二人。清朝

以大学士为宰相，张之万、张之洞都官

至 大 学 士 兼 军 机 大 臣。 道 光 二 十 七 年

（1847）丁未科是中国科举史上三大名

科之一，因这一科考中了张之万、李鸿章、

郭嵩焘、沈桂芬等名流进士。而张之万

出类拔萃，文采压倒众名流，高中状元。

张之万绘画、书法、文章、赋诗、楹联

皆精，与著名画家戴熙并称为“南戴北

张”；书精小楷。2011 年，为纪念张之

万诞辰二百周年，由我主编，在天津外

语电子音像出版社，出版了 23 万字图文

并茂的《状元宰相张之万》史册。

2008 年，中共石家庄市委组织部和老

干部局评我为“优秀老干部党员”，我成了

实至名归的左派，是我人生的又一次“发光”。

同学们说我老运不错。的确，秉承孝

悌家风，夫妻和谐，子女孝顺，儿子在大

型企业集团担任子公司副总经理，女儿在

美国获博士学位后任副教授。我身体健康，

心情愉悦。读书、看报、上网、听京剧、

写文章，贻养天年。

2015 年 9 月 9 日

1958 年秋，根据中共中央有关通知，

我从西安交通大学被抽调入清华大学学

习。因此，我就成为半路有缘进清华的幸

运儿。

天大喜事从天降

1958 年秋天，我们正在西安郊区农

村劳动。一天学校里来了位骑摩托车的人，

找到我说有急事让我回学校，我就坐在他

的摩托车后面回到学校。我感到很纳闷，

不知要发生什么事情，一路上忐忑不安。

回校后马上在校长办公室开会，与会者有

二三十人，这才知道要调我们到清华大学

学习。

听到这话真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难

道这是真的，这不是白日做梦吧！可是负

责这项工作的人讲得很具体，而且要大家

在三天之内办好离校手续前往北京。在办

离校手续时我还遇到了一件难事，我借图

书馆的一本书找不到了，要以书价的三倍

赔偿，这对我这个从甘肃农村来的穷学生

可是个大难题。后来怎么凑齐这书钱也早

已记不起了。就这样，我怀着既兴奋又不

安的心情来到了清华园。

喜忧参半进清华

当时火车速度很慢，从西安到北京需

一天多，一上火车随着火车的哐当声很快

我的清华缘
○李作仁（1961 自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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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了梦乡。可是由于心情激动很快又醒

了，七想八想怎么也睡不着。由于是首次

进北京，不知北京是什么样子，清华在北

京的什么地方，清华有多大……但想得最

多的还是到了清华的学习，都学哪些课程，

能不能跟得上紧张的学习？

开学一个月，担心的事果然出现了，

一时跟不上紧张的学习，由于要学新专业，

一门一门的新课程接二连三地开出来，

当时这些课都用代号，如 5314、5115、

5112 等，的确感到压力很大。但是，一

想到国家对我们的期望，就下定决心一定

要学好。好在给我们上课的老师都是名教

授，我记得教我们“自动调节原理”的是

钟士模教授，每一节课讲到一大半时，钟

老师就停下来问大家听懂了没有，如果有

没听懂的他就不往下讲了。直到绝大多数

同学说听懂了他才往下讲。还有，教电子

技术的是童诗白教授，他讲课的特点是深

入浅出，把复杂的原理讲得通俗易懂。我

记得他讲电子管电压放大器时说，电子管

电压放大器就是用从栅极输入的小电压信

号去控制板极供给的高电压的变化，使从

板极阻抗输出的电压变化规律与栅极输入

的小信号规律一致。一句话就解释清楚电

压放大的实质。总之，给我们讲课的各位

老师不仅有深厚的专业造诣，而且有讲课

的艺术。如教陀螺原理的章燕申老师，教

飞行器动力学的张钹老师等，都给我留下

了深刻的印象，听各位老师的课既是解惑

又是享受。

努力工作报祖国

经过三年的紧张学习，于 1961 年毕

业，我被分配到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二分院

工作，从事防空导弹自动驾驶仪的研制工

作。由于在清华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我很

快掌握了自动驾驶仪系统各方面的工作。

我们所研制的防空导弹很快装备了部队，

在保卫祖国领空方面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上世纪 60 年代，我们研制的红旗一号导

弹曾击落美制 U-2 高空侦察机。在去年

的电视资料片中我看到，当美制高空侦察

机被击落时，外国人很震惊，问陈毅外长：

你们是用什么击落的？陈老总风趣地说，

我们是用竹竿捅下来的。我算是有幸参与

了这根“竹竿”的栽培。

九死一生获重生

正当我满怀信心地为国出力的时候，

不幸的事发生了。1964 年夏天，我得了

重症乙型脑炎，时刻都有死亡的危险。从

两件事就可以看出当时的危险程度：其一

是同志们把我的照片放大了准备在开追悼

会时用；其二是给我的悼词也写好了。

后来我出院了，同志们让我看悼词，

并风趣地说：你可能是世界上唯一活着看

到自己悼词的人。我看后感慨地说，这完

全是党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我衷心地感谢

党，感谢各级医院的医务人员。我生病后

起初是送到解放军 301 医院，确诊为乙型

脑炎后就转至解放军 302 医院，度过危险

期后又转到我们单位的 721 医院，先后住

院将近一年半。出院后，我就到了上海航

天局803研究所，从事原有的工作直到退休。

多活几年享盛世

如今我已是 80 岁的老人了，由于脑

炎后遗症行动有些不便，其他还可以，戴

着老花镜看一小时左右的报纸没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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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尽量保护身体，保护视力，要亲眼看

见祖国更加富强，通过《清华校友通讯》

了解母校的发展提高。无论是祖国的富强

还是母校的发展都是让我最开心的事。

祝《清华校友通讯》越办越好。
2015 年 5 月 18 日于上海

今年 7 月 15 日，海军工程大学为我

从教 70 年召开了隆重的纪念会，并宣布

我离休的命令，这是海军以及学校对我的

关心，我衷心感谢。

《大学》开篇有几句话：“物有本末，

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70 年

前的 1946 年，我开始从教，是“始”，今

天告别教坛开始离休，是“终”。“事有

终始”是自然规律，是制度规定，是“道”，

因此，我以愉快的心情告别教坛、迎接离休。

1946 年夏，我在唐山交大土木工程系

毕业，留校任助教。1947年夏，经专家推荐，

我进入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任助教。清华

优越的学术环境，使我安下心来愿长久在

此工作。然而，1950 年 2 月我却离开了清

华大学，来到刚成立的大连海军学校（海

军工程大学前身）执教，参了军，改了专

业，为海军培养干部。这是我人生道路上

的重大转折，以此为新的起点，开始了此

后在海军工程大学 66 年的教学生涯。

这一转折缘于1949年冬的一次谈话。

1949 年 12 月，有一位解放军干部来找我，

他是通过清华党组织找到我的。他说：“我

叫罗钰如，是‘一二·九’学生运动时清

华大学化学系学生，七七事变后去延安参

加抗日、参加革命直到现在。”他这一说

就拉近了我们之间的距离。罗钰如接着

说，他现在是海军司令员肖劲光的秘书。

他说：“旧中国有海无防，帝国主义长

驱直入，人民遭受奴役、屠杀！新中国

必须建设海军，巩固海防，反对帝国主

义的侵略。建军先建校，我们希望你能

参加大连海军学校建设！”一席话，使

我感到震动。我经历了日本帝国主义对中

国的侵略，感受到国家遭受的深重灾难；

尤其是 1939 年春日寇侵占南昌，我家不

得不逃离南昌，饱受国破家亡、颠沛流离

的痛苦。听了他的话我感到很激动，但也

感到有些突然，没有这个思想准备。我当

时是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的年青助教，清

华的政治环境、学术环境、工作条件等是

那样优越，只要自己努力，前途是充满希

望的，我没有离开清华大学到别的地方去

从教七十年暨离休感言
○郭日修（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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